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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武场
我的乡愁

□施崇伟

梁平接龙习俗闹新春
136人与龙共舞

□李玮

尊龙崇龙
带龙的大地名有三四十个

梁平沃野千里、文脉绵长，孕育了丰厚璀璨的农耕
文明，也造就了“中国民间文化艺术之乡”。当地百姓尊
龙崇龙，带龙的大地名就有三四十个，逢年过节还要耍
龙灯、划龙舟、划彩龙船等。其中庄重而神秘的接龙习
俗，乃当地春节不可缺少的活动。清嘉庆十三年（1808
年）版《梁山县志》记载：“上元张灯，扮龙狮人物各种，鼓
乐喧阗达旦，灯所过处皆助以流星爆竹……”民众将象
征吉祥的天龙接进家，期盼太平康宁。

今年春节，在梁平双桂田园双桂里举办了“祥龙贺
岁·接龙祈福”活动，“火龙”激昂飞舞，现场人气爆棚。
由136人组成的接龙队伍，年龄最大的81岁，最小的7
岁。他们身着特制的盛装，或敲锣打鼓，或手舞长龙，或
手持龙灯，穿梭前进于乡村街巷，吸引了众多市民追逐。

耄耋之年的汤代发是梁平接龙习俗的市级传承
人。老人说，他12岁时就随长辈参与接龙活动，15岁舞
龙头，如今是龙灯队的主事。

接龙活动每年正月初二至十五举行。龙灯队须提
前向当地的场镇居民、商铺、乡村院落等发送拜帖，再根
据接帖情况拟定接龙巡游时间和路线，挨家挨户依次进
行送龙游访。接帖人家备好酒菜，等候龙灯队的到来。

龙灯长短分别为9、11、13节，寓意旧龙复活并由小
变大，最长时可达35米。出龙前，龙灯队主事带领全体
队员，对新龙顶礼膜拜，随后到附近寺庙给新龙开光后
将龙灯全部点亮，再簇拥着把“龙”请回村里……

与龙共舞
八大环节，场面十分壮观

在梁平特有的癞子锣鼓声和开场狮舞中，龙灯队进

入最精彩的龙舞环节。“与龙共舞”分为八个环节：龙灯
祈福、龙子绕膝、龙赐百福、龙腾劲舞、龙行独桥、龙队传
杯、龙馈佳肴和龙福齐天。舞随乐起，场面壮观。

首先是龙灯祈福，龙灯在接龙人家大门前三点头，表
示承诺来年对主家多加庇护，然后龙灯进堂屋绕一圈，驱
除屋内邪魅晦气。“龙赐百福”在民间也称“抢鸭脚”，大家
把用于龙头龙灯照明的道具称为“鸭脚”，里面的燃料是
蜡烛，20分钟更换一次，当地有抢未燃尽的“鸭脚”带回家
驱邪的习俗。“龙腾劲舞”是接龙祈福的高潮部分。老一
辈艺人大多集传统武艺和表演技艺于一身，设计出了“8
字舞龙”“翻江倒海”“龙咬尾绕八字”“倒顺一条龙”“龙行
独桥”等动作，表现龙行大海的自由与灵动、龙腾云驾雾
的雄姿与威风。在“龙队传杯”环节，主人家摆下酒菜犒
劳龙队，以示对龙的敬重。“龙福齐天”为接龙祈福最后一
个环节，只见两条龙相互嬉戏、相互环绕，寓意“团结合
力”“造福众生”“天人和谐”。

正月十五元宵节这天，梁平最闹热就是夜
晚观灯和接龙表演了。龙灯队所到之处，男
女老幼前呼后拥，场面壮观。清代诗人孙
太钧曾把这一盛况生动地记录下来：“花
筒花钵焰光腾，人语喧阗挤不胜。父背幺
儿兄拽弟，兴隆街上看龙灯。”

龙行龘龘
舞出精气神，接来处处春

舞龙习俗源起汉初，盛于唐宋，将天
地护佑、龙神敬畏、生命崇拜、幸福祈祝一
并集纳，传承至今逾两千年，已成为具有表
演技巧和浪漫主义的民间舞蹈艺术。

梁平是非遗大区，有5项国家级、26
项市级、124项区级非遗项目。近
年来，梁平抓住文旅融合的
发展契机，走出了一
条彰显特色

的文化传承发展之路。巴渝文化原始古朴、直率粗野、
豪迈雄劲，而接龙习俗古朴自然，集文化、娱乐和竞技于
一身，再现了最简朴的生产生活姿态，也寄托了梁平人
追求幸福生活的美好期望，具有鲜明的地域特色、独特
的艺术特征、丰富的艺术意蕴。

如今，81岁的汤代发已很难亲自上场，表演的担子
落到了儿子汤勇和孙子汤浩林、汤佳明等后辈肩上。在
老一辈的耳濡目染之下，汤勇也已成为龙灯队的骨干，
扎龙、彩绘、舞龙样样精通。

梁平接龙习俗，2013年被列为全国春节文化活动
特色民俗，2014年被列入重庆市第四批非物质文化遗
产代表性项目名录。梁平龙舞，舞出巴渝儿女精气神；
接龙习俗，接来平安吉祥处处春。
（作者系重庆市梁平区作协副主席 图片由作者提供）

舞龙闹新春，欢喜过
龙年。“龙元素”当仁不让
地成了今年春节的“顶
流”。在重庆市梁平区，
庄重而神秘的接龙习俗
引来众多市民观赏。
136人与龙共舞，穿梭于
乡村、城镇和景区，让非
遗传统民俗焕发新活力，
传递出浓浓的年味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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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江津支坪真武场，川渝一带极普通而常见的农
村乡场。我从小在那儿长大，它装满了我的童年记忆和
绵绵乡愁。

老街上的古建筑，唤醒童年记忆

小时候听爷爷说，真武场曾经有过非凡的热闹。经
历过“湖广填四川”大移民后，这个极普通的乡场成了福
建、湖南、广东、江西来的客家人的新家园。新来的移民
很会做生意，他们从四川自贡买来盐，经江津真武码头
贩卖到贵州，再从贵州带回来山货。真武由此热闹起
来，也由此富裕起来。小小真武在随后的百年间变了容
貌，一个个的移民会馆占据了街市的要道，一串串的真
武故事流传在綦河两岸……

南华宫，广东人建起的会馆，完好保存着近二百年
历史的四合院格局。跨进大门，上方是悬空的戏楼，面
对戏楼，六轮条石砌成的坚实台基托起横排五开间的主
楼。时光已经剥蚀去戏楼的装饰与彩绘，大门口的牌坊
和正殿供奉的南华真人神像也已不在。以前，南华宫里
住着热闹的人家，也有儿时玩伴，我也常来玩耍：到顾伟
家吃回锅肉，和曹成亮一起写作业，兰舜哥教我们制作
滑轮车……童年的快乐，似乎还荡漾在屋脊窗棂间。

“下场”，有了新的名字“天上街”，因为这里的天上
宫。在往河边走的拐角处，那道石门依然坚固着。阴刻
的楹联历历在目：“崇封搠宋元以始，钟灵在闽蜀之间”，
横额“天开福运”。走进这座被称为“妈祖庙”的福建会
馆，院内杂草幽幽，屋檐下、窗户上雕刻的图案依稀可见。

从天上宫出来，沿着江边小路即至万寿宫，这里是
江西客家人聚会的场所，亦称“江西会馆”。石门上的刻
联：“玉诏须来万古长留忠孝，金册渡出壹家都是神仙”，
横额“福荫西江”。据说，此联为有“中国联圣”之称的江
津人钟耘坊亲撰。进门亦戏楼，右居室已改建，左居室
还完好。正殿开阔并颇具气势。

记忆中，万寿宫开过国营槽坊，浓浓的酒香飘溢在
房前屋后。爷爷是这儿的酿酒工人，我常跟在他屁股后
面，看他与师傅们把一大堆高粱铲进高高的炉灶，煮熟
之后的高粱泛着热腾腾的甜味，装在一长排整齐的大撮
箕里，等热气散尽后，再装入圆圆的酿囤，糊上一层新泥
加以密封，几天之后打开，酒味便香了整个小街……

与万寿宫相隔几百米便是马家洋房。这是真武场
上宏伟了上百年的西洋建筑。一派青砖白线的方正姿
态，门柱与窗楣精致的雕花曲线，脚步轻轻响起在木质
的回廊，凭栏而望楼前是古树掩映的涓涓溪流……

最熟悉的莫过于三元庙，是我接受启蒙教育的真武
小学，但已经不是我读书时的样子，更无从前叫“三元庙”
时的影子。40多年前我在这儿念书时，庙中的戏台是校
长训话的讲台，戏台对面的阁楼是我上课的教室，两侧木
方格窗的间间小屋是教师办公室和宿舍。两个人才能合
抱的数十根白色圆柱，支撑起高大而宽敞的课外空间。

綦江河边紫尾子，黄葛枝叶总关情

逛完街，回家去。真武码头上溯约一华里是我家的
老屋。沿河岸边，几十棵黄葛树沿河而植，水润而生。
春来新芽吐绿枝叶含笑；夏时遮阳挡雨凉风送爽；最美
在金秋，黄叶漫舞落在屋顶飘在清溪，有着诗境画意。
年年岁岁，古老黄葛树，陪伴春来冬去，见证繁盛荒寥。

一棵老树茂盛在老街的上游，那个叫“紫尾子”的树
荫下，是我家的老房子。我呱呱坠地于黄葛树下，我呼
吸着古树的气息成长。

一个月朗星稀的夏夜，我和爷爷在树下凉板上躺
着。我问爷爷，这些树究竟有多老了？爷爷说，大树是

客家人来真武后种植的“风水树”“思乡树”，在他小的时
候它们就有这么大了。最老的，已有几百年了。

从紫尾子溯流而上三华里，清清綦河绕过菜坝村。
橘香菜绿，孕育出诗情画意。中国著名诗人戴安常先生
生于斯长于斯。诗集《西天的云彩》，有家乡的绚丽；诗
歌《梦的流云》，流动着故乡的怀念。

紫尾子对岸，可以望及英雄吴元明老家的山丘。57
年前，从大庄村走向中印战场的吴元明，在身负重伤后
仍将仅有的4颗手榴弹投向敌军阵地，成为战斗英雄并
受到了毛主席的接见。远远看去，英雄的土地，满目苍
翠，鲜花盛开，果蔬飘香。一座横江长虹，已经通达。

探亲望乡台，家乡的年味渐浓

午饭过后，妈妈陪我去看望以前帮我带孩子的钟大
妈。钟大妈的家在幺店子拾级而上的望乡台。望乡台，
是俯瞰真武场和綦江河的瞭望台。朗日丽空下，登高而
望，真武的大街小巷横竖交错，青石小道纵深而悠长，清
澈的江水像一条绿带缠绕。

七旬的钟大妈还那么硬朗。见到她时，她还在干
活。尽管还是农历十月，大妈就在准备年关的腌青菜和
猪肉了。

腌青菜和腌猪肉，曾是富足家庭的主要标志。秋冬
之交，田野里生长了几个月的青菜又肥又嫩。这时候，
母亲就会把青菜砍回来，清理掉黄叶，清洗干净之后一
棵一棵地挂在院坝里，让太阳晒上几天。等青菜变得有
些蔫的时候，母亲便开始腌制。十来天后，里面的青菜
已经腌熟，紧缩成小小的一团。足够一年食用的腌青菜
到此算是大功告成。

紧随腌青菜而来的是更加隆重的杀年猪。那头养
了一年的肥猪被父亲庖丁解牛般地分割成三五斤不等
的条状。接着，母亲把它们搬到屋子里的另一只瓦缸
前。一把把的盐抹在猪肉上，再交叉放进瓦缸里。四五
天后，她把猪肉从瓦缸里取出来，一块块挂在灶台前的
房梁上，让一日三餐的人间烟火不停地熏。要不了多
久，猪肉变成了黄褐色。腊肉，就是这样腌熏出来的。

在真武乡下，一个殷实家庭的标志，就是一大缸的腌
菜和一大缸的腊肉。因为父母的勤劳，我家年年都有。

回到老家，走在老街，安静、平和、快乐，恰如我的童年。
（作者系中国通俗文学研究会会员）

梁平接龙习俗重庆市级传承人汤代发（中）和他的儿子汤勇及两个孙子


